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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间艺术美学的三个核心范畴

季中扬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民间性、生活性、艺术性是民间艺术美学的三个核心范 畴。文 化 小 传 统 是 民

间艺术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它造就了民间艺术的民间性。民间艺术是日常生活的艺

术,只有在具体的时空中,其意义的接受与诠释才最为完满。以生命美学来考量,民间艺术

的炫技性彰显着比精英艺术更为旺 盛 的 生 命 力。民 间 艺 术 的 民 间 性、生 活 性 规 定、制 约 了

它的艺术性,造就了民间艺术迥然不同于精英艺术的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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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伴随着对现代性与文化同质化的质疑、辩驳,边缘、差异、多样性等话语进入了艺术学

的理论场域。民间艺术作为庙堂艺术、学院艺术、博物馆艺术的 对 立 面,其 边 缘 地 位 与 异 质 性 现 在 被 赋 予 了 一 种 新

的文化身份,产生了新的文化功能,成为一种时尚的话语资源,一时间争相 言 说,众 声 喧 哗。然 而,由 于 荣 宠 来 得 太

快,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尚未来得及清理与深入探讨,譬如民间艺术究竟有何异质性,其异质性发生根据何在,在美学

上有何特殊表现,等等。本文拟对民间艺术美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民间性、生活性、艺术性进行初步探讨,尝试回

答这些问题。

一、民间艺术的民间性

S.拉什认为,人类文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分化、自主化的历史过程。“在未开化社会,文化和社会尚未分化,宗教

及其仪式的的确确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圣是内在于世俗之中的。”[1]就艺术而言,在原始社会中,不仅各种艺

术形态具有高度整一性,而且艺术活动融入在社会生活之中,歌舞与戏剧都是巫术、宗教庆典的组成部分,阿尔塔米

拉洞穴里的绘画、金字塔、帕特农神庙等,并非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与神灵沟通的一种手段。在较为复杂的文明社

会中,文化不仅从社会生活中独立出来,而且自身也发生了分 化。随 着 社 会 分 工 不 断 细 化,出 现 了 专 业 从 事 文 化 生

产的群体,从而产生了一种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具有封闭的生产与传播系统的文化形态。由于这种文化形态只

在少数人之中传播,社会大众被排除在这一系统之外,这样,少数人的 文 化 与 社 会 大 众 的 文 化 就 形 成 了 两 种 不 同 的

文化传统。对此,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其《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创造性地发明

了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概念。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它是由学者、思

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reflective)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

别是乡民(peasant)或俗民(folk)所 代 表 的 生 活 文 化。”[2]如 果 说 文 化 大 传 统 产 生 了 庙 堂 艺 术、学 院 艺 术、博 物 馆 艺

术,那么,文化小传统则是民间艺术生长的土壤,是民间艺术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壁龛。

与大传统相比,小传统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化”,它 似 乎 有 一 种 特 别 顽 强 的 力 量,坚 守 在“过 去”之 中。S.拉 什

说:“现代化导致文化与社会的分化,导致世 界 上 各 种 宗 教 中 神 圣 的 东 西 与 世 俗 的 东 西 的 分 化。”[1]但 在 小 传 统 内,

这样的分化并未发生,文化仍然主要表现为民间信仰与相应的民俗 活 动,作 为 相 对 自 足 的 系 统,保 持 着 系 统 内 文 化

生态的平衡。小传统的未分化性对于民间艺术存在与发 展 有 着 特 别 重 要 的 意 义,因 为 民 间 艺 术 处 于 审 美 自 律 的 历

史叙事之外,它只能生存于特定的文化生态壁龛中,与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等文化形态保持共生关系。“在民间的节

日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活动中,民间艺术创作也最为活跃。如中国春节前后用年画、剪纸、春联装

饰环境,为孩子赶制服装,社火花会的戏具,庆贺元宵节的花灯纸扎;端午节悬挂的天师符,钟馗像、五毒服装饰件及

龙舟彩船;中元节的荷花灯、中秋节的月饼花模、泥塑兔儿爷;结婚用的嫁衣、喜花、喜帐;祝贺幼儿 百 天 和 生 日 用 的

虎头帽、虎头鞋、长命锁、长命衣。”[3]在现代 化、城 市 化 背 景 下,小 传 统 坚 守 的 地 方 民 间 艺 术 生 存 状 况 也 相 对 较 好。



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地方逐渐恢复了传统庙会,学者们考察时意外地发现,“庙会期间整个村子甚至邻近村落

都笼罩在一片热闹气氛中,有舞龙、耍狮、唱戏、扭秧 歌 等 各 种 活 动”。[4]2012年12月,笔 者 对 江 苏 地 区 的 民 间 艺 术

传承状况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发现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地区,传承情况较好的民间艺术仍然深深地扎根于民

间信仰与民俗活动之中。比如洪泽湖的渔鼓舞,之所以得以活态传承下来,并非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

结果,而是当地渔民仍然深信这种巫舞能够感动鱼大王,保佑 渔 民 出 航 安 全。与 此 相 反,那 些 小 传 统 破 坏 严 重 的 地

区,即使将民间艺术作为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大 力 保 护,其 效 果 仍 然 不 尽 如 人 意。以 江 苏 省 连 云 港 市

的南辰跑马灯为例,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连一场完整的演出也很难组织起来,因为农民觉得过年时

举办这些传统的文化活动已经过时、没意思了。事实上,这些民间艺术一旦脱离小传统,仅仅作为审美的对象,的确

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它的文化功能是一种依托于小传统的结构性的 功 能,只 有 在 特 定 的 语 境 中,它 的 意 义 才 能 充 分

彰显,意义的接受者才能心领神会。比如 剪 纸 艺 术,如 果 你 不 知 道 那 是 窗 花、墙 画,还 是 顶 棚 花,不 知 道 是 喜 花、礼

花,还是供花,不知道是在过年时张贴,还是在结婚时张贴,贴在什么位置,张贴时有何仪式方面的讲究,仅仅作为一

份工艺美术品来看待,你是很难真正理解它的意义的。

民间艺术作为集体生活与集体意识的表征,其 民 间 性 其 实 就 是 文 化 小 传 统 的 烙 印。它 不 追 求 分 化、独 立,混 杂

于百姓日用之中;它不以审美自律为鹄的,依存于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之中;它从 民 众 中 来,到 民 众 中 去,从 未 脱 离

民众。民间艺术的民间性将其与艺术家的艺术区隔开来,尽管 从 来 不 乏 伟 大 的 创 造 性,却 从 不 标 榜 创 造 性;尽 管 从

来不乏一流的大师,如瞎子阿炳,却从没有人以大师自居;即使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很少有人将其作为独立的审

美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艺术与艺术家的艺术,或者说与精英艺术之间壁垒森严,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

上,《诗经》中既有雅、颂,也有国风。京剧发端于民间,也会得到朝廷捧场。问题的关键在于,民 间 艺 术 一 旦 脱 离 小

传统,它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就会蜕变,或者说民间艺术就丧失了民间性,难以称其为民间艺术了。

雷德菲尔德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小传统总是弱 势 的、被 动 的,随 着 文 明 的 发 展,小 传 统 迟 早 会 消 失。这 也 就 意

味着,民间艺术迟早会丧失民间性。如果我们认为小传统意味着愚昧、落后,那 么,随 着 高 等 教 育 的 普 及,消 灭 小 传

统似乎指日可待。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传统提供了 生 活、求 知 和 行 为 的 其 他 可 供 选 择 的 方 式。因 为 它 们 的

消失,世界会变得更加贫乏。”[5]如果我们承认小传统意味着人类的某种本能需要,它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

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形态,那么,我们也许应该积极地探索小 传 统 与 大 传 统 之 间 的 良 性 互 动,建 构 一 种 更 具

包容性的现代性模式。

二、民间艺术的生活性

民间性规定了民间艺术的本质,决定了民间艺术不能脱离小传统。就其文化功能而言,民间艺术的突出特征在

于生活性。如果说艺术家的艺术是博物馆的艺术,“仅仅是美的艺术的一个标本”,那 么,民 间 艺 术 则 是 日 常 生 活 的

艺术,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总是为了日常生活。一方面,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总是亲密无间的,各种形

态的民间艺术品在日常生活或节庆中往往有着直接的实用目的,对于民间艺术家而言,其艺术活动同时也是日常生

活中的一种谋生手段;另一方面,民间艺术的主题与日常生活之间往往有着直接相关性。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 类 的 一 切 活 动 都 可 以 通 过 某 种 形 式 具 有 美 学 价 值”,不 论 这 些 形 式 多 么 简

单,只要人们可以根据形式的完美性来对其进行评判,就可以称之为艺术。[6]这也就是说,不管是剪纸、说唱、歌舞、

杂技,还是打铁、弹棉花、做鞋、酿酒、建房 子,只 要 能 在 形 式 上 打 动 人,就 是 艺 术。例 如,我 国 北 方 地 区 有 一 种 蒸 馒

头的工艺,叫面塑,或面花,也有人称之为礼馍,其中有一种是专为儿童做的,有着各种动物形态 的 造 型,如 兔 子、青

蛙、小鱼、小狗等,小孩子玩一会儿才会把它吃掉。“我们中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艺术,在当地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

一样,就是他生活中的东西,这个东西转瞬即逝,它很快就被消费掉了,它无 法 作 为 艺 术 品 留 存 下 来。但 是,如 果 你

亲临其境,亲眼看到那些美丽、可爱的造型,你就不得不承认它也是一种民间的草根艺术。”[7]在前工业社会中,由于

手工劳动的普遍性,几乎一切做工精良的手工制品都具有审美价值,留 存 至 今 的 一 些 手 工 制 品,往 往 会 被 视 作 纯 粹

的艺术品而收藏,但是,审美性一般来说是这些制品的次生功能,其首要功能却在于实用性,即使是美轮美奂的云锦

织品,也是直接服务于日常生活需要的。正如罗伯特·莱顿所言,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将真正的艺术看做普

通人消费不起的奢侈品,但是在小规模社会,可以在很多日常 生 活 场 景 中 发 现 艺 术 物 品。这 样 一 来,这 种 社 会 中 的

艺术家首先是一名匠人,他所制造的东西,整体看来,最终都是为了使用的目的。尽管它们给人们带来愉悦的感受,

但是它们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也有实用的意义。哪怕是歌曲,也有社会功能。”[8]恰恰是社会功利性,而不是无功利

的审美促进了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这一点从民间艺术的创作主体方面来看尤为显著。

康德认为,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以此论之,艺术家似乎应该定居在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之中。但是,民间

艺术家却是在日常生活的辛劳中创造了他们的艺术。不管是捏泥人、面人,制 作 年 画,还 是 在 勾 栏、瓦 肆 说 书,在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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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卖艺,其首要目的都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糊口、生存。需求是生产的动力,这条经济学原理似乎也适用于

艺术学,民间艺术在经济层面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是其繁 荣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在 农 业 社 会 中,由 于 工 作 机 会 比

较匮乏,从事手工制作、演艺活动可以谋生,所以从业人员甚多,宋元以来,出现了各类民间演艺行 当。《水 浒 传》第

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中写道:“在勾栏里…… 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戏舞,或是吹

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由此可见民间艺术曾是何等繁荣,何等受欢迎 ! 而在现代社会中,以技艺 谋

生的民间艺人越来越少,曾经给人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各种民间艺术面临着灭失的危险。即使采用了各种保护措施,

也不过是“临终关怀”,此间关键原因就在于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中逐渐丧失了它的生活实用功能,失去了与日常生

活的亲密联系。

与精英艺术不同,民间艺术从不表达富有个性的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而是与大众共享同一种审美理想与价值

理念,而且,这种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总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中国的 民 间 艺 术 的 主 题“都 是 祈 求 丰 收、

健康、多子、夫妻和谐、家庭和睦、儿童幸福成长、老人 健 康 长 寿,对 死 者 也 像 对 生 者 一 样 地 祝 愿 他 在 另 一 个 世 界 幸

福安乐。在这一主题贯穿下,民艺积淀形成了一系列成语、意象、纹样程式,都与生命、欢喜、圆满、幸福、长寿的内

蕴和外形有关。如长命锁,百家衣,双喜、福、寿等字形,团花、富贵不断头、如意、生生不息纹样等等。”[9]这既是民

间艺术的生活性的突出表现,也是其民间性的直接表现。在小 传 统 中,生 老 病 死、吃 喝 拉 撒 等 与 日 常 生 活 直 接 相 关

的、物质的因素总是第一位的。巴赫金发现,西方民间文化甚至“把一切高级的、精 神 性 的、理 想 的 和 抽 象 的 东 西 转

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10]总而言之,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劳 作 的 农 民 与

手工业者是不会像哲学家一样地沉思的,他的精神性的、理想性的追求从不高于他的日常生活,物质的、精神的追求

都汇聚于对日常生活的祝愿之 中。因 此,民 间 艺 术 不 管 是 主 题,还 是 形 式,都 洋 溢 着 生 活 的 气 息,都 是 丰 满 的,喜

庆的。

民间艺术的生活性意味着它总是在具体的时空中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它往往根植于小规模的社群,它的创造

者甚至熟悉社群中每个人,知道每一件作品的功能与使用情 况。比 如,张 姓 的 木 匠 为 李 姓 的 村 民 打 了 一 张 床,肯 定

知道这张床是结婚用的,他会自然而然地赋予其诸多喜庆的元素,若干年后,他往往有机会再次见到这张床,还会为

此喜不自禁、津津乐道。相应地,只有在具体的时空中,民间艺术的意义的接受与诠释才最为完满。比如“游子身上

衣”,只有从母亲手中接过,知道 她 是 如 何 一 针 一 线 制 作 出 来 的,才 能 体 会 到“临 行 密 密 缝,意 恐 迟 迟 归”的 深 沉 情

感,这与从市场上买得,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在现代社会中,民间艺术的去地域性往往使其丧失了生活性,失去了

民间艺术的本真性。收音机里的说书、电视 机 里 的 相 声 表 演 与 在 街 头、茶 馆 所 见 相 比,其 间 的 差 异 是 非 常 明 显 的。

在一次调研中,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对我说,在电视机里看到农民的跑驴表演,觉 得 非 常 土 气,甚 至 有 点 滑 稽,难 以

看下去,但是,到村里看他们表演时,那种热闹、欢腾的景象让人由衷地欢乐,浑 身 上 下 都 想 动 起 来。对 于 现 代 化 进

程中民间艺术的“空间的虚化”[11]现象及其后果,杜威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由于经济体系的

原因,贸易与人口的流动性削弱或摧毁了艺术作品与这些艺术作品曾经是其自然表现的地方特性(geniusloci)。由

于艺术品在失去了它们的本土地位之时,取得了一种新的地位,即成 为 仅 仅 是 美 的 艺 术 的 一 个 标 本,而 不 是 别 的 什

么东西。”[12]目前,民间艺术去地域性带来意义方面的变化,已经引起了人类学家、艺术学家的广泛关注。[13]

三、民间艺术的艺术性

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无疑应该注重艺术性的,但是,由于它的第一要义是生活性,这似乎制约了它的艺术性

主张。另一方面,它的民间性不仅排斥创新精神,还往往对精神性的需求予以“降格”,将其贬低到物质层面,这使得

民间艺术在境界上似乎永远要比精英艺术低一层次。事实上,民间艺术并未因为它的实用功能而降低艺术性要求,

这只需看一看徽派的民居建筑,打量一下做工极其精致的明清家具,了解一下云锦、蓝 印 花 布,读 一 读 张 岱 的《柳 敬

亭说书》、刘鹗的《明湖居听书》,就明白日常需要与审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杜威早就指出:“一 个 钓 鱼

者可以吃掉他的捕获物,却并不因此失去他在抛竿取 乐 时 的 审 美 满 足。正 是 这 种 在 制 作 或 感 知 时 所 体 验 到 的 生 活

的完满程度,形成了是否是美的艺术 的 区 分。是 否 此 制 品,如 碗、地 毯、长 袍 和 武 器 等,被 付 诸 实 用,从 内 在 的 角 度

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12]剑桥学派开创者简·艾伦·哈里森在深入考察艺术起源之后也提出:“假如一个艺术家

一门心思以美为鹄的,他反倒通常会与美失之交臂。”就像一个人出去打猎,如果心无旁骛,一心追逐猎物,就会大获

而归,一天都充满快感,如果一心想着快感,则可能一无所获,也没有快感。[14]当然,由于民间艺人迫于生计,往往很

难有充裕的时间琢磨他的艺术,所以,这就难免给人造成“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 哳 难 为 听”的 印 象。与 精 英 艺 术

相比,民间艺术确实不那么空灵、有韵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艺术境界就低。比如,当昆曲已经成为一种在精英群

体中广为流行的高雅艺术时,国学大师 焦 循 却 觉 得 地 方 戏 曲 比 文 人 创 作 的 昆 曲 有 意 思,他 在《花 部 农 谭》序 言 中 写

道:“梨园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以至于“每携老妇、幼孙,乘驾小舟,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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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阅。”民间艺术能让一代国学大师“好之”,自然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民间艺术虽然俚俗,但是却真诚而热烈,尤其是民歌与地方戏曲。对于民歌与地方戏曲的真挚性,明代的

文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李 开 先 说:“故 风 出 谣 口,真 诗 只 在 民 间。”[15]又 引 何 大 复 的 话 说:“时 调 中 状 元 也。如 十 五

《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 世 诗 人 墨 客 操 觚 染 翰 刻 骨 流 血 所 能 及 者,以 其 真 也。”[16]冯 梦 龙 也

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17]民歌的“真”来自真情实感,是“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18]。它 的

内容与情感表现都是基于日常生活,其文化乃至情感体验有着高度共享性,所以能“一 唱 而 群 和”。这 也 就 是 说,民

间艺术的生活性是其美学上“真”的前提,一旦脱离特定的生活区域、社群,就可能丧失其美学上的“真”。冯 梦 龙 收

集了千余首明代的民歌,朱载堉在其《灵星小舞谱》中记载了其中部分民歌的乐谱[19],今人却很难唱出其民歌的味

来,就是因为失去了特定的生活空间。民歌不仅真诚,而且情感表现极其 浓 郁、热 烈。陕 北 民 歌 唱 到:“墙 头 上 跑 马

还嫌低,面对面睡着还想你”。如此炽热 的 情 感 表 现 岂 是 受 过 大 传 统 规 训 过 的 文 人 所 能 表 达 出 来 的 ! 文 化 的 小 传

统,即民间性赋予了民间艺术独特的表现 方 式 与 审 美 形 态。在 小 传 统 中,审 美 理 想 是 热 烈,而 不 是 中 庸;是 强 烈 对

比,而不是和谐。看一看秧歌小场中的各种人物,推车的老汉、耳朵上挂着一 长 串 红 辣 椒 的 媒 婆、大 头 和 尚、脸 上 写

着“此地不可小便”的丑角,几乎把夸张、对比的手法用到了极致,让人一想到就忍俊不禁。不妨再听一听民间谚语,

如“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红配绿(方言 念‘录’),看 不 足。”大 红 大 绿 多 么 俗 气,但 在 特 定 的 生 活 场 景 中,

如民间的节日、婚礼中,只有这大红大绿才能表现民间美学对热烈的追求。

不仅民歌、曲艺表演等民间艺术中饱含着真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民间生活用具中都包含着特殊的情感

性因素。“外婆给外孙做的虎头帽、虎头鞋,倾尽了老人对后辈的疼爱和祝福;母亲给孩子做的五毒兜肚,如祈福避

邪的画符,是要靠它来保护孩子的平安的;妻子给丈夫做的荷包,姑娘给情郎做的鞋垫,一针针一线线都是倾吐真

情的‘文字’,它们组合的图案花纹,是比文字更为真挚的情诗。”[9]其实,就是最为普通的生活用具,如一条小板凳,

不管是在制作过程中还是在使用过程中,都是带有情感因素的。时过境迁,这些生活用具可能因为它的审美形态与

精致的做工而被后人收藏,成为博物馆式的艺术品,但是,由于剥离了具体的生活 空 间,它 的 情 感 性 内 涵 就 流 失 了。

对于民间艺术来说,艺术性与生活性总是高度统一的,离开了生活性,民间艺术的艺术性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其次,民间艺术的炫技性彰显着比精英艺 术 更 为 旺 盛 的 生 命 力,具 有 强 烈 的 感 染 性。在 文 化 的 观 念 层 面,中 国

的大传统渗入到了小传统中,深刻地影响了小传统,比如阿 Q想到要结婚,不是出于本然的需要,而是因为“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但是,在审美与艺术方面,精英艺术似乎很少影响到民间艺术。如果说精英艺术的美学理想是“立像

尽意”,那么,民间艺术似乎始终“言不及义”,一直停留在“炫技”层面,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往往通过“炫技”来

获得一种令人瞬间震惊的审美效果,而不是要通过艺术来表达某种观念,比如用鼻孔吹唢呐,龇着牙吹笛子,舞蹈中

刻意表现空翻等高难度的武术动作等等,甚至绘画、雕刻方面 也 以 繁 复 为 美。民 间 艺 术 的 炫 技 性,一 直 被 精 英 艺 术

家贬为“匠气”、“俗气”、“土气”,其实,这恰恰是民间艺术始终洋溢着旺盛生命力的表现。民间艺术的炫技性,本质

上是对生活的肯定、赞美和颂扬,是尼采所谓的“神化的艺术”。它是人类审美本能的自然洋溢,而不是“理念的感性

显现”,不是刻意加工的一件华丽外衣。尼采认为,真正的“艺术使我们想起动物活 力 的 状 态;它 一 方 面 是 旺 盛 的 肉

体活力向形象世界和意愿世界的涌流喷射,另一方面是借助崇高生活的形象和意愿对动物性机能的诱发;它是生命

感的高涨,也是生命感的激发。”[20]民间艺术就是来自于“生命感的高涨”,是对日常生活的美化、礼赞,因此,倘若要

真正理解民间艺术的艺术性,首先得要放下学院派的艺术观念,面对争奇斗艳、一派热闹的民间艺术,不要只带着耳

朵与眼睛去倾听、观赏,而是要立刻动起来,投入其中。在锣鼓喧天的广场,没有演员,也没有看客,只有洋溢着生命

活力的人,只要投入到这热烈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以及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无需思辨、追寻,就自然地显现着。

总而言之,民间艺术的民间性、生活性既规定、制约了它的艺术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民间艺术迥然不同于精英

艺术的美学体系,因此,只有深入认识民间性、生活性、艺术性这三个核心范畴,才能真正理解民间艺术,这是我们进

一步探讨、研究民间艺术的第一块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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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背景下的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我校举行

本刊讯  11月16日,由江苏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主办,我校外国语学院承办的“江苏省高等学校

外语教学研究会日语分会2013年年会暨国际化背景下的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九龙湖校

区举行。江苏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李霄翔、日语分会会长汪平、日语分会秘书长彭曦,以及来自全

国4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日语系负责人、一线教师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国际化背景下的日语教

育与日本学研究这一主题做了精彩的发言、点评和交流。

开幕式上,李霄翔会长代表主办方致辞,我校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马强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东南大学及日语

系的概况。

大会邀请了日本东北大学佐藤势纪子教授及同济大学吴侃教授做主旨演讲。中日学者在会上围绕日语语

言学、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语教学、日语学科建设等几个领域进行了分组讨论。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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